
一次美得有点不真实的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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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8 日） 

今日下午 1点 16 分，我收到了李金铨老师微信：“鸿军：你归去后必定忙。我们不能少

掉你的文章。信笔直书，不要有压力。”看到后，我立即有种“末等生”没考及格得站黑板

的感觉，平常都是我催别人交稿，今日居然成为 8 名学员中“最后一名”，而且还让老师提

醒。其实，我原来心有点大，将访学札记的题目定为“一次寻找学术理想国的旅程”，想根

据访学所学和平常所思，围绕“学术研究的应然状态”和“如何达到这样的状态”来写，已涂

鸦了数千字，但发现越写越难。为了不离大家的差距太远，既定那篇还是暂时搁置，如李老

师所言，信笔直书，有啥说啥吧。 

晚上 8 点我开始正襟危坐地提笔写稿，当将记忆拉入一月多前那 30 多天的访学时光，

我的第一感受居然是”不真实“，“美得有点不真实”。是啊，我几乎是访学一结束就被迅速推

回到了逼仄的现实中，为稻粱谋而去长沙、重庆、西安等地进行商业讲课，杂志的约稿、编

稿、审稿，写稿投稿、教材编写，参加各种跑场子的会议，做自认为“关涉家国天下”的智

库咨询，以及日常生活的拉拉杂杂。与这样的现实相比，这场单纯充实欢乐的访学会让我有

恍若美梦之感，也就不奇怪了。但若静静回味，我相信自惭形愧、求知若渴、醍醐灌顶、寓

学于游、互有彼此五个词语，不仅是我同时也是 23 期其它 7 名多友学员对此次访学的共同

感受。 

一、 自惭形秽：“优等生”们在一流学者面前的尴尬 

刚来城大，一  名接待我们的行政人员谬赞到，你们都是大陆青年传播学者中的“优等

生”。我当时听了诚 惶诚恐，但事后一

想，似乎“谬赞”不 “谬”，同行的伙伴

们的确都很优秀。 刘鹏，执掌大陆

CSSCI 期刊《新闻记 者》，他不仅挑选

论文的眼光老辣精 准，而且知识面宽、

学术童子功好，对 新闻文化和媒介

融合有着相当研究。 徐玉兰，就职于吉

林延边大学，精通 韩、日、英、中四

国语言，温婉柔弱 之中蕴藏着对学



术研究的执拗，在韩国和朝鲜媒体研究方面有着一定发言权。王鑫，供职于辽宁大学，北师

大文艺理论博士，扎实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功底大大增加了她所专攻媒介文化研究的厚重感。

曹书乐，来自清华大学，“三清团”出身，擅长英国传播学理论研究，近期又开始在网络影视

剧研究方面有不俗表现。陈经超，服务于厦门大学，北大管理学硕士、传播学博士，不仅有

数和质都有保证的广告品牌研究成果，而且还在广告实务界也已小有名气。周逵，中国传媒

大学电视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主攻网络游戏等方面的研究，过人的禀赋和强烈的求知使其

极具学术爆发潜力。陈敏，任教于中山大学，一位纯粹靠智商做学问的才女，总感觉她漂亮

的论文和评论是她钟情于花花草草之后的闲暇消遣品。然而，当我们这些“优等生”遇到城大

的李金铨、祝建华、李喜根、何舟、林婉莹、蒋莉、李宏宇、Marco、林芬、梁励敏、小林

泽一郎等世界一流新闻传播学者时，立即便会感到自惭形秽。最令我们尴尬脸红的是，原来

自身的学术基础如此薄弱，我们热情于有关学术研究基础问题的讲座，平常问的最多也是早

在学生阶段就应该解决的最基础问题，如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学术，什么是规范的学术研究，

什么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什么是规范的学术论

文，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格式有哪些，等等。 

二、求知若渴：尽可能抓住机会学点再学点 

能从 100 多名申请者中荣幸入选访学项目；皆是所在单位干活主力，平常都被各种事务

缠身，很少有如此相对长的时间集中学习；城大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世界级一流学者，等等，

诸多因素使得大家都极其珍惜这次访学，都求知若渴，想尽可能抓住机会学点再学点。这次

城大给我们安排了 11 场专题讲座学习。每场讲座，没有极特殊情况不会有人缺席。听课时

大家都相当投 入，互动热

烈，有的学员 常遗憾其

他学员问的太 多而自己

没时间交流。 而我们互

动的“过分” 热烈甚至

让小林泽一郎 老师只讲

了一半内容， 当时他那

抱歉未讲完的 羞赧神态

至今仍很清晰。不满足于既定的课时，我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增加讲课。听后大呼实

用过瘾的”学术论文的写作技巧”一课，就是我们几乎是缠着林芬老师答应新增的。李金铨老

师，更成为我们重点“榨取”的对象，让他增加了一场主题为“社会科学研究经验谈”的很



棒讲座后，又在临行前三天让他给我们开了一次“小灶”。可能是即将离别愈发令人珍惜的

缘故，这次“小灶”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那天下午 5 点，已经在外奔波了大半天、疲态尽显

的我们如约来到城大综合楼四楼过渡层的自由活动区。大家围坐一圈，人手一份咖啡，李老

师以一贯的从容自如的神态和抑扬顿挫的声音讲述着钱穆、胡适等近代一批学术大家的逸闻

趣事，借此告诉大家如何做人做学问。四楼过渡层虽然人来人往，但李老师和我们全然未受

影响，完全沉浸在互动玄思的精神世界里。在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时常凝神聚气，

抓住每一秒，生怕错过老师讲的哪怕一丁点内容，四周有时静的能听针落地。岁月静好，那

时真希望岁月永远静滞在那刻。 

三、 醍醐灌顶：三言两语疑惑被一一解开 

来港访学，我们每个学员心中都积压着一大堆的学术疑惑。当这些疑惑被抛出时，老师

们常能三言两语用一些大白话轻松自如地将其一一解开。听完后我们时常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当被问及什么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最低门槛是什么时，李金铨老师略一沉思，回答到，

学术研究其实没啥 高深的，只要能自

圆其说就可以称之 为学术研究。至于

如何才是“自圆其 说”，他认为，是否

过得了听众这一关 很重要。学术研究

要经得起听者的一 问、二问、三问及

更多的追问。为此， 他建议，青年学者

有时要多参加各类 学术会议，不断反

复宣讲自己的学术成果，宣讲过程中经过他者的质疑和自我的矫正，会让自己的研究更完善，

更能自圆其说。他甚至建议有时也可以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讲给身边普通人，大道至简，一些

大学者往往能将深奥的学问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听明白。当回答怎样才能做出好学问时，李老

师的回答激起了大家的共鸣，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而是严格遵守

纪律的人，写论文时，没有思路，写不下，也要坐在那里，哪怕是改几个字，整理一下参考

书目，不要思路一断，就想起身去冰箱里拿东西吃。 

 

四、 寓学于游：游历中进行感同身受的学习 

日常生活中， 稍不留神就

可以发现，与大 陆相比，香港



有那么多的不一样。住宅门前“私家地方”和“私路”的标识如此扎眼醒目，小区保安如此的

自信有气质，保姆、装卸工、修路工、服务员居然有好多是来自菲律宾、印度和非洲等地的

“外国人”；汽车驾驶位居右侧，马路靠左行，路口的残障人士过路触摸杆，叮当作响的有轨

巴士；地铁扶手旁醒目的红色紧急制动按钮，地铁的线路不是根据数字而是颜色来区分，地

铁的车厢也分等级；数量众多的教堂和教会学校，显得很是局促的公租屋，无围墙的高校等

等。这些点点滴滴的不一样，可让我们看到，原来固以为一成不变、想当然的理念、行为和

习惯即使被打破了，世界依然可以那么秩序井然地运行。 

访学期间，相信对于我们一行 8 人来说谁都不会忘记周末跟着城大李金铨老师夫妇、张

隆溪老师夫妇、张信刚老师夫妇、张宏生老师等一起爬山游学的经历。爬山日，我们早早在

住所“海棠轩”一楼集合，女士们温暖贴心地给男士们送上煮鸡蛋和点心，男士们也主动要

求为女士们背挎包。大家迎着微冷的晨风，行在花香四溢、洁净如洗的马路上，走过又一村，

到了又一城，在 又一城的地

下二层的中国银 行门口充满

期待地与李金铨 老师夫妇汇

合。人约齐后， 大家或坐地

铁，或乘轮船， 或搭巴士，

一路在兴致盎然 的交谈中不

知不觉来到了爬 山的目的地。

第一次爬的是大 屿山，第二

次是马鞍山，第三次是太平山（非常遗憾那次我没参加），第四次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爬山途中，我们时常会在放弃了与城大前辈老师体力的较量后，习惯性地或前或后、或左或

右在李金铨老师身旁，听他讲自己的问学之路、治学之道和其它人生感悟，此时李老师就如

一座取之不尽的知识宝藏，而我们就如贪婪无度的寻宝者。当然了，途中读诗也是最令人难

忘。路程过半，觅一平坦舒适之地而歇，品着各式水果和美食，每人领到一张写有一首古诗

和释义的纸条，张隆溪教授用朗朗之声念读完毕后，其他跟着附和一遍，最后也是最精彩的

便是让我们学员们分别用各自的方言再念遍。每当此刻来临，或在风和日丽的海边村社前，

或在氤氲笼罩的山林间，或在微风徐徐的凉亭内，大家会忽然间觉得，最土的方言与最贴近

自然的怡人之地最相匹配，此时它们就是世界上最有生命、最美妙的声音。 

五、 互有彼此：我们成了互有彼此的共同体 



来自全国各地，30 天朝夕相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种缘分和机会。我们之间仅生分了

几天便很热络起来，一起约行上课吃饭，外出游玩。晚上，只要有时间便会聚在寝室，谈天

说地，把酒诉衷肠。访学时，大家都在以自己特有方式成为团队不可或缺的一成员。刘鹏兄，

保持他一贯的大 哥范儿，是

我们的 “定海神 针”，遇到大

事沉得住气，遇 到复杂事办

法总比问题多一 个，遇到需

做决定的事果断 精准。徐玉

兰姐，是我们的 知心大姐，

她温婉、从容、 知性，常以

柔美真挚的笑容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感受到浓浓的关爱之意。王鑫姐，虽然实际上和我是同

龄，但她的心智却比我成熟不少，每次见她总忍不住觉得自己是小弟弟，她以自己的耐心、

隐忍和认真圆满地履行着作为团队“书记”的职责。曹书乐同学，由于家人在港，没和我们住

一起，但她总尽可能一逮到机会就和大家一块热议学术。陈敏小妹，她完全没有自己所说的

80 后比较自我的毛病，习惯喜欢善解人意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她的细腻敏锐和

超强的方位感也使她成为我们出行时精准无比的 GPS。陈经超兄，我们团队的“班长”，他下

意识地甘愿付出的行为，让女士们温暖无比，让男士们觉得自己粗鲁无比，通知上课，安排

聚会，出行的攻略安排，等等，他都会打理得妥妥当当。周逵小弟，团队的开心果，平淡无

奇的人和事经他妙口总能让人笑得人仰马翻。访学临近结束，当断续送行、依依惜别的时候，

才真切发觉，我们已互有彼此，已成为互有彼此的共同体。 

 

一个月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在这段日子，我们过的几乎是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

的生活，可以名正言顺地远离工作和家庭琐事，可以一门心思地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可以心

无旁骛地重做学生，可以零距离结识世界一流的学者，可以和那么多年龄相仿的伙伴们欢乐

闹腾……。临近收笔，一想到待会还得赶出明天的会议汇报稿，一想到下周几乎是天天的繁

忙，我再次感觉此次访学的不真实，美得有点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已成为最美好的

记忆刻在了我的生命里。感谢城大，感谢支持和陪伴我访学的所有人！ 

 

 

 




